
浅析《周易》中造物思想的天道观

                    文｜王颖超
摘要：《周易》是对我国文化和历史影响巨大的一本书。不仅如此，它对先秦乃至明清的造物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开启了东方文化的造物系统，使我国的造物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周易》中造物思想的天道观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从天地之道中总结出应用于人世的方法；二，在天道的指引下探索变通之道；三，造物不仅供人们使用，更是约束人们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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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周易》本是一本占蓍之书，但历经不断的补充、注解，它已经成为一部反映天地、人伦等内容的“洁静精微”的哲学之书。《易》中内容无不“唯几”、“唯深”、“唯神”，无所不包。造物思想也蕴含其中。《系辞下》有关于诸多制器的内容，包括：网罟取诸离，宫室取诸大壮，衣裳取诸乾坤等十二个例子。造物本身有其内部的结构材料环境和外部的人文社会环境。对于造物者来说，首先要考虑的可能会是人文因素，但是最先着手的往往是内部的自然规律。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其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当然也会影响造物。研究先秦的造物思想，不仅能够体察我国古典文化的内涵，更能对当今的设计形成启发与借鉴意义。

一、比象天地

先秦造物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天地之道与人文之道进行融合，人事与天命形成对应。在造物系统中，天人关系与人对待物的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人们造物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要知道被自己所改造的是什么，或者说被改造之物的背后存有什么，另外要尊重被改造之物。近现代的设计师更多地考虑前者，但古人同样在乎被改造之物的“意志”。

首先，我们来看被改之物是什么，改造行为又是为了什么。造物中被改造的永远是物质或以物质为载体的感官显现。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物质背后的那层东西却是不同的。《周易》反复论述“道”作为世界本源所具有的种种表现以及人应该如何应变，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道”为何物。因为在《系辞》诞生之前，对“道”的论述就早已有之。若孔子作《系辞》的话，那么之前的管子、老子等人已经把“道”的观念阐发出来了。《管子》中对道的阐述为：道不远而难及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无无形谓之道，大道可安而不可说。
《道德经》中则有：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
老子在这里也只是把“道”作为信仰，作为一个大不可方、可以引领人们的存在。而且从管子、老子的论述中“道”颇有一点“物自体”的意味，并把道的威严树立了起来。可见在《周易》中人的作为其实是人的思想与道的“意志”之间的对话，是“道”的人性化过程。《系辞》中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圣人不能无忧之事。“道”无心无迹，圣人则有心有迹，圣人能体附於道，其迹以有为用。
在古人眼中，道具有造福万物的能力，却不具有造福万物之意志，这样才能做到对万物普遍的爱。所以圣人就需要根据“道”来作为，利用道的力量且带有造福人类的思想，遂为人们的福祉留下痕迹。造物是带着对“道”的信仰和指令进行的。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大道从简，人们可以追随，并向人展示了亲切的感觉，人对天道由此感觉则能与之保持和谐，于是人的身体、美、境界、功业就都与大道并行不悖。人们设法找到“道”的“为人性”，是人化自然的表现。这是将自然意志化的结果，把一定的目的赋予自然，然后根据自然因这种目的所表现出的现象作为人行事的法则。例如，把乾坤的为人性展现出来，将“天道”与“人文”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的信仰与准则。圣人以此来开创事业，为自己树立威信，为百姓谋求生计。《正义》曰：“继之者善也”者，道是生物开通，善是顺理养物，故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成之者性也”者，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
由此，天道与人文拉到一起，圣人造物为人是其“天性”，上天开创万物为人的生存提供可能，这就是“善”。所以表面上人们是在造物，实则是“道”的外在表现，并按照“道”的要求把造物变成有利于百姓的“大善”之物。

其次，要尊重被改造的事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天地自然作为“道”的结果本身就自成道理，形成了本身的物性，成为它天然的本身。当物居住于自身物性的时候，它没有为什么，既没有基础，也没有目的，因此是自在和自足的……（如果）物丧失了物性，物就成为了物质材料，也就是人的生活和生产的质料。
一旦人们忽略了物本身，那么物就成为死的东西了。造物中的物本身所发挥的作用就仅仅是其躯体，便缺少了一些灵性。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在用枯萎的植物、动物的尸体来造物；而在古人眼中，塑造的事物应该都是“道”之物。造物的同时要“知鬼神之情状”才能趋吉避凶。物既以聚而生，以散而死，皆是鬼神所为，但极聚散之理，则知鬼神之情状也。事物都是由太极之气聚散而生灭，知此道理才能穷神尽性，能知鬼神，是与天地相似，所为所作，故不违於天地，能与天地合也。
《易》中认为，事物的生与散都是道与气的结果，是气之生灭的规律，行事按此则生，乖此则灭。若违背事物的发展，任凭主观意愿肆意而为，最终将会与“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的吉兆背道而驰。无论是竹木、犄角、翎毛、皮革甚至是山石等都是“道”的氤氲之物。由于自然之道与人文之道的这种异质同构的理念，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丝毫不减。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正义》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者，圣人无物不知，是知周於万物。天下皆养，是道济天下也。“故不过”者，所为皆得其宜，不有愆过，使物失分也
。敬畏天道并不是难事，若是对万象万物都报以崇敬，则是理解了道的含义。圣人造物为了百姓生计，若是忽略对物的态度则难以做到“天下皆养”。若改一物而利他物，得利之物尽享恩泽而不言，被改之物的物性受到了强行的扭曲则势必会发出反抗最终将双方俱损。损人利己是这个道理，损物利人也是这个道理。不“使物失分”就是要遵循物本来的物性，按照规律在“道”的允许范围之内对其进行改造来造福于人。若是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范围，人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造物对道崇拜、对物尊敬，合而言之其实就是一种“大道不可违”的思想。有此观念造物则符合道的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分阴阳，造物也要分阴阳。“变通莫大乎四时”
，天地四时变化有常，万物依四时规律生长成藏。人之所为不可不依其所象，不可不遵从物之习惯。凡斩毂之道，比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则毂虽敝不藃。
这是以阴阳为规律进行造物。再如，榫卯结构中分公榫和母榫。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
这是根据四时的变化规律来造物。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造物，才能做到“旁行而不流”。 若不应变化，非理而动，则为流淫也
。造物若是落到“淫巧”的地步，那不仅是对“道”的损毁，更会对人的思想造成恶劣的影响。从表象上看是这是对所造之物本身的尊重，却蕴含着对道的信仰。

道从无形之物，变化为有形之器。形态发生变化，理却依旧存在。“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阴阳二气氤氲而成万物，以另外一种形式诠释着道的规律。在不断相生变化的过程中，表现为万物所有的规律，各自成就着道本身，同时也要符合变通之道。

二、唯变所适

设计造物总要符合一定的背景，包括一定的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等。环境的可变性会导致设计发生变化。但是在设计中，作为反映自然因素的内部环境却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设计在外部环境处于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旧能用固定的内部环境来发挥其作用。每一个内部环境都可以适应若干种外部环境，是设计的一项基本要求
。造物者们总是在追求这种稳定性，使一件器物能够尽可能可靠地发挥作用，增加其使用价值，避免这些器物成为一时之需的“流行之物”。
造物内部的自然环境一般来说比较恒定，是因为“道”的长久不变，但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却非常迅速。青铜用于今天是不合时宜，钟鸣鼎食之于百姓叫不合礼数，耒耜用于水田为不知变通。“道”虽不变，但其各种表现却不断改变，当这种改变超越了内部环境所能适应的范围之后，设计也要发生变化。内外环境与设计本身的界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系统的行为不仅要对任务环境作出响应，还要对内部系统的限定性作出部分响应。
当环境变化到一定程度以后，一种造物就会转变或者消失。但“道”本身不动，所以内部环境在改变的不是规律，而是具体的材料、结构以及不断加入新发现的自然规律。例如衣服的制作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
，宫室制度的兴起是尊卑观念的产物，礼崩乐坏则八佾舞于庭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道”不变，却使环境在变；造物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也必须变。但其“道”不变，仅是“道”的内部表现形式在变：内外变化皆因一个道。由于历史变化，人们不断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思维和行事方式的发展，也不断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系辞下》第二章：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注：以其事久或穷，故开通其变，量时制器，使民用之日新，不有懈倦也
。能够保持人民的积极性就在于变。又有：功业见乎变，功业由变以兴，故见乎变
，设计造物不可能总是保持一个常态而不发生变化，否则将最终走向死寂。《周易》中通变的观点处处皆备，“卦变”即是其中一说：如果占卜得《泰》卦（乾下坤上），其中九二占得老阳，上六占得老阴，其余为少阴与少阳，按照物极必反的原则老阳变少阴、老阴变少阳，《泰》卦变为《贲》卦
。变化要守其时，因其地，当变则变。又《系辞》下：变通者，趣时者也。造物亦是如此，依据道之变动来审时度势，必定要符合一定的法则，通过这种变化来探究事物发展的规律，《周易》把对规律的判断交给了洞察大道的圣人，通过卜卦来洞悉事之精微。于是便找到道最大的变化：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此处注解疑问颇多，各注家在此解释都有所出入。孔氏注：“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形”谓山川草木也。悬象运转而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是也。
这是天地各有所变，合而为一整体，但是却不见其相互联系。尚氏注：按日月星斗天之象。象一转移。则万物随以生死。而变化之形。应于地上。
此说带有“天地感应”的意味。朱注：形与象《周易本义》中与孔注同
，《语类》中虽未正面提及，却对变化有深入解释：盖变化是《易》中阴阳二爻之变化，故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进退在已变未定之间，若已定，便是刚柔也。
说法虽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抓住事物变化的规律，把握其动而未定之时来制作器物，既是《易》卜卦的要旨，也是制器的要素之一。在事物具有转化的趋势时，就预知其变化的结果，采取手段制而用之。事物已变而未定之时，是其道处在变化过程中。因此圣人造物的内核是在执行道的安排，“道”才是变化的根源。所以孔注：若不应变化，非理而动，则为流淫也。
《系辞》上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掌握天地变化的规律，符合背后的规定性，圣人以此通变而利民。正所谓未雨绸缪，旱则资车，水则资舟。

《系辞上》第十一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按孔注，此句与《系辞上》第一章的“象”、“形”所注不同。如果古人认为日月星辰单纯为一种现象而非物质实体，那么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所以此处依旧采用孔注与朱注。见为象，形为器，“制器尚象”则“因见制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之象为“制器尚象”之象。孔注为：“见乃谓之象”， 前往来不穷，据其气也。气渐积聚，露见萌兆，乃谓之象，言物体尚微也。“形乃谓之器”， 体质成器，是谓器物。
朱注为：发见而未成形谓之象，成形谓之器。
因此，因象来制作器物是根据事情的变化发展来寻求成器之道。“见”向人们展示了事物正在变化以及变化的趋势，人们据此来设计出器物的形制来。制器在事情变化的节点中，按照变化的方向来进行造物。在此，“象”是变化的，由此可见“制器尚象”并非指静态之象，而是“道”的变动之象。由于“变”的观点是《周易》非常重要的思想，所以单纯仿效静态的自然并非《易》的要旨所在。纯粹模仿自然的器物可能是从“自然美”的角度上进行的。模仿自然形象在诸多文明中都存在，但是却与《周易》中“制器尚象”有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别。
“道”的重要表现就是“变”，《周易本义》中说，见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
。这本身就含有很强的形而上的意味。若造物“模仿”仅为其静态的表现则少了几分“神”的因素。事物之变化则完全不同，法象其“变”即法象其“道”。掌握了变化的规律，也要采用一定的方法：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适于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曰法。

变化本来属于自然规律的范畴，但是却映射到了人文规律上。由于变化中存有一个“道”，所以造物的形制总是随着“道”的作用而改变。“道”是自然与人文中间的连接范畴，所以造物的自然属性也就逐渐向人文属性拉近，人文属性也含有自然成分，最终合二为一。此句随后为“制而用之谓之法”，孔注：言圣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为模范，故云“谓之法”
。即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带有了人文色彩。从《朱子语类》中看，问题就更加明白：圣人修礼立教谓之法
。此说法将造物直接引入人文领域了。孔注随后曰：民咸用之谓之神，注为周遍而不穷，所以谓之神。言圣人以利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是圣德微妙，故云“谓之神”。从中更可以看出造物在变化中所含有的人文性。《周易》通过自然之文，转向人伦之文，以“道”形成过渡。王夫之说：凡圣人之制器以利民用者，盖无不合于阴阳奇偶错综之理数，……无象可法者，旋兴而旋敝。
如果变化脱离了道，则为“奇技淫巧”，内部环境无法长久适应外部环境。运用变化规律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自然将目标指向人本身。

造物遵循自然规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使用，“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民咸用之谓之神。”器物的制造最终是为了满足百姓的需要，实现人的利益，同时也又有利于约束于人，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质则人身
人的物质需要是自然属性决定的，造物必须先要考虑人的需要的满足。满足人的这种最基本的自然属性是设计所要实现的最基础的目标，否则一切的人文都将无从谈起。《周易》中的造物不仅是单一的活动，而且还要成为服务百姓的整体系统。

当时的人们也许并没有发现在普通百姓中蕴含的力量，满足百姓的要求仅仅是从三代圣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习惯。但是这却“巧合地”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通过对百姓的服务，在其富足的基础上来实现一种统治秩序。可能在当时的圣人眼中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所营造出来的也并非是统治秩序，而是各得其所的和谐世界。在《易》中，圣人造物满足需要是“道”的要求。“贤者”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创造一种秩序，把不断地完成的物质财富加入到这个秩序当中，使这个物序可以普遍地为人们服务。《系辞》有：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这是孔子就《易》的作用进行的答复，也是圣人的事业。孔注：易通万物之志，成天下之务，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
。开物，可以理解为创造事物，设计事物。成务，则为天下之务。《史记·文帝本纪》中这样记载：“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从中可以知道：务，有事情、事务的意思，笔者认为在这里还带有一种“普遍应用性”的意味。因此，圣人不仅开物，而用其所开之物创造了一个以人造物为基础，满足人们需要的社会环境。这种持久的事业成为圣人的具体的社会责任。

圣人“开物”要有道有法。朱熹对此句做了相关论述：读《系辞》，须见得如何是“开物”，如何是“成务”，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须要就卦中一一见得许多道理，然后可读《系辞》也。盖《易》之为书，因卜筮以设教，逐爻开示吉凶，包括无遗，如将天下许多道理包含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
开物，必须符合道理；成务，须是形成事业、秩序。造物并非简单地制作器物，更要将万事万物的道理考虑在其中。否则，本是吉事却变为凶事。通过这种理念，将人造环境与天地之道合乎一致。人们不仅满足了需要，而且赢得了人文基础。为了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圣人必须励精图治。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如果圣人不能做到自身稳定而使百姓安稳，天下则不会归顺。圣明的统治者通过不懈的努力还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教化人们的精神信仰。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言道冥昧不以功为功，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
百姓没有通晓大道的能力，虽然无时无刻不在用“道”，却昧于其中。所以圣人要设教以开民，否则人文环境的秩序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没有了教化的支撑，一个文明社会将会逐渐走向衰落。一旦到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程度，想要回归圣明的统治，就很困难了，所以圣人要“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圣人所做表率的道理尽在《易》中。易穷变化而察知民之事也……兴起神理事物，豫为法象，以示於人，以前民之所用。
孔注之意思偏重于造物利人。朱注为：明天道，故知道神物之可兴；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开其先。是以作为卜筮以教人。
此注主要是说通过道理来教化世人。圣人明道，不仅要为百姓谋利，而且还要启蒙思想；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进行精神塑造。在为百姓谋利这方面，还要报以事无大小的态度。《语类》有：问：“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类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治理会得民之故，却理会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极时，只是一个理……”
此暗含：百姓之事即是天道，与礼仪法制同出同源。“开物”自然是要满足人的需求，还要和精神礼仪等同时进行，这是道的要求。从朱子的话中还可体会到，圣人造物为百姓的生活，不能因为百姓需要一件小事物而不去做得，只到迫在眉睫了才去行事。百姓之事不论大小，都有“道”在里面。事情做为“器”，有巨细之分，却没有道之大小之别。圣人须做到体察民政，不能偏废。这种开物的态度，是圣人体道以明人化的表现。如果只顾大而不顾小，则是无道的反映。为百姓之事，如果因为锱铢之事而不去计较，只是等到升斗之时才去管理，那就是以“利”作为出发点。事无大小，都有个道，因道论之，则凡事都需谨慎。若以利来论，大事存利，小事无利可图则不闻不问，此非君子所为。

圣人“成务”，就是要形成长久的事业，建立一套圣人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开启与传承是通过“开物”进行的。“成务”是形成一种常态化的事使百姓追随圣人，发展成稳定的社会体系。具体方法是“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备物，就是准备囤积物品，设计创造物品。致用，即为了使用。《诚斋易传》把制器又提高到了“神”的高度：（设教、蓍龟等）是皆易中之大业也，非圣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备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广大悉备乎？
这便是说造物是以整个“天下”为范围的，基业宏大必须悉备而无遗漏。除了强调造物以外，这里又强调了圣人的作用：通过制作器物来使天下悉备，开化百姓使其明知，归顺。从此句所出的这段话中，可以发现“立器备物致用”并非单一的活动。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朱熹注为：此章专言卜筮
。但从中却不仅仅是占卜的内容，还可以看出造物只是社会活动的一个环节，与其他内容一样具有占筮的神圣性。这与《诚斋易传》的观点是相似的。其中“亹亹”是勤勉的意思，这也暗示了要维持这样的秩序，就需要兢兢业业的努力。

《系辞》中有：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
正义曰：“何以守位曰仁”者，言圣人何以保守其位，必信仁爱，故言“曰仁”也。“何以聚人曰财”者，言何以聚集人众，必须财物
。圣人已经看到，要维持一种圣明的统治，就需要善待对方；要得民心，就需要满足人们的物质基础。单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却是远远不够的，圣人还需开启天下的智慧，“冒天下之道”。人们必须在自身生理需求能达到满足的情况下，不断地压制自己的自然物性，来追求人文性。物质需要是基础，但人们的物性缺乏理智的左右，因此用狭隘的眼光来看待生理的需要往往会走入歧途。从《需》卦中可以看到其中的道理。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满足需要，并且要有“信”，有信则有孚，无信则为凶。孔注：解需道所以得亨，由乾之刚健，前虽遇险而不被陷滞，是其需待之义，不有困穷矣，故得“光亨贞吉”，由乾之德也。
蒙昧混沌之时，人们需要物质基础作为保障，圣人开物以满足百姓需要。“刚健而不陷”说明还需设教以立信，对物质财富要保持坚贞的态度。取之有方，用之有道才符合《易》的要求。每人都需要利，所以必定会发生冲突。于是在看待事物方面，圣人树立了诸多信条。其主旨是对待物的看法，同时也对造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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